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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五〈沈先生行狀〉云：「先生諱周，字啟南，姓沈氏，別號石田，

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

又王鏊《王文恪公集》卷二十九〈石田先生墓誌銘〉云：「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啟南

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

（明）文徵明《甫田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六，別集類五，第1 2 7 3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明）王鏊《王文恪公集三十六卷》，明萬曆間震澤王氏三槐堂寫刊本，線裝（臺北：國立中

央圖書館）。

摘 要

要正確掌握沈周的史料，就必須先釐清沈周現存著作的相關問題。沈周現存

著作幾乎都是刊本，然而有一部海內外手鈔孤本《石田稿》長久以來未被學術界

所發現。除了手鈔孤本《石田稿》之外，其他著作刊本在過去學界也缺乏系統的

研究。本文即針對沈周現存著作的性質、內容、體例及價值進行整體的考述。

一、 前 言

沈周（1 4 2 7 - 1 5 0 9），字啟南，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為蘇州府長洲縣相城

里人。[1] 沈周生於明宣宗宣德二年（1 4 2 7）十一月二十一日 [ 2 ]，卒於正德四年

沈周現存著作刊本與北京圖書館庋
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之考述

吳 剛 毅



（1509）八月二日，享年83 歲。
[3] 

他不論在詩文方面，抑是在書畫方面，都是明

代早中期的大家，而沈周詩文集等著作是目前研究沈周所能掌握之最直接的文獻

資料，沈周的著作據當時人所作的傳記可知有下列數種：文徵明（1 4 7 0 - 1 5 5 9）

《甫田集》卷二十五〈沈先生行狀〉記載：

「（沈周）所著詩文曰《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

詠史補忘錄》、《客座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4]

而王鏊（1450-1524）《王文恪公集》卷二十九〈石田先生墓誌銘〉記載：

「（沈周）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

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5]

上述《石田詠史補忘錄》、《續千金方》、《沈氏交游錄》三書久已不傳恐已

軼失外，其餘《石田稿》、《石田文抄》、《客座新聞》等書雖有傳本，但大抵已

非沈周原帙，而是後世的纂輯刊本。除此之外，現存沈周詩文的刊本還有《石田

詩選十卷》、《石田先生集》、《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

《沈石田集一卷》、《杜東原先生年譜一卷》、《沈氏客譚一卷》、《石田雜記一卷》

及《江南春詞一卷》。另外，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還庋藏有沈周的第一手資料—

《石田稿》手鈔墨蹟海內外孤本（未分卷），而該書長久以來未被研究者注意與運

用。

當代對歷代畫學著作等相關文獻版本、體例及藏處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大概屬

謝巍為泰斗
[ 6 ]

，然而其《中國畫學著作考錄》只收錄了沈周《石田詩選》與

《客座新聞》而略加介紹，對於沈周現存的其他詩文刊本幾乎沒有提及，遑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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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手鈔墨蹟《石田稿》（未分卷）第 1 3 8 葉有〈題謝葵丘

畫〉云：「此圖作於宣德二年二月三日，周尚未生。生於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作圖時尚

十越月。⋯⋯」
[3] 文徵明〈沈先生行狀〉：「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於正寢。」

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記載相同。
[4] 同註1。
[5] 同註 1。
[6] 謝巍在（清）永瑢等《四庫全書提要》、周雲青《四部總錄藝術編》及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

等文獻學工具書的基礎上，花費1 2 年的努力增補校讎完成《中國畫學著作考錄》巨著（謝巍

在自序中說明此書歷時 1 2 年），可見其用心、用力之勤，是當代學者對歷代畫學著作文獻研

究的工具書之典範。

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出那些刊本彼此間的關係及成書的時代、背景。同時他可能也未掌握到北京圖書

館善本書室庋藏有沈周的第一手資料—《石田稿》手鈔墨蹟海內外孤本（因為在

他書中介紹沈周著作時，並未羅列該書）。據此，筆者將針對現存的沈周著作刊

本作深入的考述，特別是對各刊本的成書背景、時間、內容以及體例、價值等作

詳細的評介。同時也要特別針對北京圖書館庋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未分卷）

作詳細的考證與研究，並將此孤本與其它性質相同的沈周詩文集刊本作一比較，

指出手鈔孤本《石田稿》在研究沈周相關課題時的地位與價值。

二、 沈周現存著作刊本之考述

(一)《石田稿三卷》

該《石田稿三卷》本，筆者僅見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目前尚未發現有別

處藏本。《千頃堂書目》
[7] 

著錄之《石田詩集》三卷或即此本。是書共三冊，半

葉九欄，每欄 1 9 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正文版心署「弘治癸亥集義堂

刊」，共收錄沈周詩文約 8 0 6 首。卷前依次有彭禮、吳寬、童軒、李東陽四序，

卷後又有靳頤、黃淮兩跋。弘治癸亥為弘治十六年（1 5 0 3），沈周是年尚在世，

為 77 歲。

是書卷首彭禮撰〈沈周詩引〉云：

「予撫循南畿五年矣，⋯⋯弘治壬戌春，巡行至蘇，偶見長洲布衣沈周啟南

氏者〈詠磨〉詩一首，⋯⋯味其詞意，抱負何如，是可以山林凡士目之乎！

亟召見，與語，不但富文學，工詩詞，妙書畫而已，其於治理猶彰然。予異

之，語久益奇。若不欲，其輒去者，則懇請曰：『小人有母九十五齡矣，旦

夕不可離』。又曰：『石田茅屋之下七十六年，三原相公撫吳日，辱召見，

往來者數，行且賜詩，邇後足不敢至臺院者二十年於茲』。予曰：『吾輩勢

分懸絕，微子詩，幾失之矣！若之鄉名公學士相望，豈無知子者？』曰：

『有之』。遂出吾榜首匏庵吳先生及閣老西涯先生所為詩序并三原王公詩。予

讀之，許與稱情，乃自咎獲識斯人之晚也。⋯⋯乃命有司并其鄉士之賢者刪

校其詩，梓行之。⋯⋯安城坦洞道人彭禮彥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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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適園叢書版），收錄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續編》（臺

北：藝文印書館）。



按彭禮，字彥恭，為江西安福人，成化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官太僕少卿，

弘治五年（1 4 9 2）陞太僕卿，擢工部侍郎，以副都御史總撫蘇、松、應天等處。

[ 8 ] 據彭禮序言可知，《石田稿三卷》乃彭禮於弘治壬戌春（弘治十五年，1 5 0 2）

巡撫蘇州時，因與沈周結識而讚歎其人品、詩品，故命下屬刪校並梓行沈周詩

集。而彭禮序中所言「乃命有司并其鄉士之賢者刪校其詩，梓行之。」其中「有

司」即當時嘉定知縣靳頤，而「鄉士之賢者」即為嘉定縣學生黃淮。

靳頤於該書跋云：

「長洲沈先生啟南，予童丱時即聞其名，恨未識也。弘治庚申承乏嘉定，往

來吳中大夫士家，獲睹其題詠之富，書畫之妙，知其為非常人，第以吏務鞅

掌，不得一造其廬。⋯⋯縣學生黃淮游從先生頗久，嘗手錄其平日詩如千

首，歸而謀之於其父鎮，欲鋟諸梓。父曰：『是吾志也』。無何，鎮以疾

沒，未訖其工。癸亥春，都憲江右彭公旬宣至縣，不鄙屬吏，垂示所為先生

詩序，沐手讀之，始知先生之文行，蓋不特工於詩畫。⋯⋯予因贊黃淮成厥

父之志。板刻既完，數語於後，仍紀歲月，蓋承都憲公之命，不自知其僭且

陋也。弘治癸亥秋九月之吉，賜同進士出身知嘉定縣事滑臺靳頤識。」

按靳頤，字養正，直隸滑臺人，弘治十二年（1 4 9 9）進士，十三年（1 5 0 0）

任嘉定知縣，廉毅英敏，不畏強御，終其仕，無敢以私請者。[9]

又黃淮跋云：

「石田先生以詩名世久矣，自顧不足，晦莫示人。先人屢求其稿梓行於世，

先生錮吝不出。茲因大彭撫公知重，命刊於長洲。先生恐累生育之邦為辭。

淮念曰：『此先人之志也』。遂謁行臺，請任之。撫公亦囑我父母靳侯助所

不及，以示必成。嗚呼！先生之詩雅博華腴，有三六老臣筆。發揮於首簡，

淮悉敢僭，但以先人之交好，洎淮之私淑，不免略疏而已。⋯⋯後學黃淮頓

首謹跋。」

按黃淮生平傳記不詳，僅知為嘉定縣學生又為沈周之私淑弟子。

今據靳頤、黃淮兩篇跋文，可確知彭禮所言之「有司」即為靳頤，而「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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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謝旻等監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八「人物十三‧吉安府四」彭禮小傳，收錄於《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513-5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9] （明）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明萬曆三十三年刊本）卷八「官師表‧知縣」及卷九「職

官」，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21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



之賢者」即為黃淮無誤。並且彭禮是在黃淮尚未刊書付梓之前就先行書好詩序，

其意在必成沈周詩集，故彭禮乃《石田稿三卷》之最大推手，而靳頤則扮演支持

贊助（應以財力支援為主）黃淮完成校刊付梓之角色。又黃淮所收之詩大部分乃

黃淮之父黃鎮於生前抄錄的沈周詩作，加以黃淮私淑沈周時手錄其平日之詩而

成。前引靳頤跋言有：「（黃淮）嘗手錄其平日詩如千首」，而今《石田稿三卷》

收詩約 806 首左右，故知此書僅以黃淮父子所抄者為底本刪校而成。因此該書雖

成於沈周在世之時，但由於收詩有限（因沈周晦莫示人，錮吝不出），故既無分

類，又無編年，甚至書無目錄，有些文字版刻漫渙，字體模糊，識辨不易，頗為

粗糙。即使如此，此書仍是現存沈周詩集刊本中年代較早者，僅晚於北京圖書館

庋藏之海內外手鈔墨蹟孤本《石田稿》（未分卷）之後。

現存黃淮集義堂刊本《石田稿三卷》之序、跋，除了彭禮、靳頤、黃淮之

外，尚有吳寬〈石田稿序〉、童軒〈石田詩稿序〉、及李東陽〈書沈石田稿後〉。

其中吳寬及童軒兩序在版心有刊署「弘治癸亥歲青浦黃氏刊」，故知此兩序為黃

氏刊書時所一併刊刻者，為黃淮《石田稿三卷》之原帙。而李東陽一序其版心處

卻空白無字，當為後世補入，非黃淮原帙所有。

其童軒〈石田詩稿序〉云：

「予曩道吳，啟南知余為吏隱之人，嘗不鄙，過予逆旅中，握手論詩，殆有

平生者，且出其《石田稿》一帙，屬予為序。予曩而之四方者，且今十年

矣。⋯⋯大明成化甲辰六月之吉⋯⋯鄱陽童軒書於金陵寓舍之清風亭。」

按童軒，字士昂，鄱陽人，永樂初以天官學召入欽天監，家于秦淮。景泰二

年進士，以吏科給事，往撫川寇，謫壽昌知縣。以太常少卿，再掌欽天監。以右

副都御史總制松藩，歷陞南京吏部尚書致仕。[10]

根據童軒款署紀年，則知此序作於成化二十年（甲辰，1 4 8 4）六月。而黃淮

此書刊於弘治十六年（1503），前後相距 19 年之久。故童軒此序不可能為黃淮刊

書而作，今考萬曆四十三年（1 6 1 5）陳仁錫刊行的《石田先生集》卷首有錢允治

〈沈石田先生集序〉云：

「（沈周）先生遺集，一刻於成化甲辰，鄱陽童太常軒為之序。一刻於弘治

癸亥，安城彭中丞禮為之序。一刻於正德丙寅，同郡吳文定寬為之序。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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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錢謙益《歷朝詩集小傳》乙集「童尚書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去取，互有得失。⋯⋯」

據此可知童軒為之作序的沈周詩集為刊刻於成化二十年（甲辰，1 4 8 4）者，

黃淮此《石田稿三卷》實借用童軒此序而已。又刊於成化甲辰的沈周詩集早已不

存，童軒此序幸賴黃淮得以流傳下來。

又吳寬〈石田稿序〉云：

「⋯⋯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繭庵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

吉、�吉繼之，至吾友啟南，資更秀穎，雖得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

之　以上爽乎魯望。⋯⋯予少居鄉，亦喜為詩，辱相倡和，方自愧于松陵之

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稿者，予何以為序也。⋯⋯弘治庚申秋

七月甲子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序。」

此序亦載於吳寬《匏翁家藏集》
[ 11] 

卷四十三，文字僅小有差異。又此序亦

附載於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間安國刻本《石田詩選十卷》及崇禎十七年（1 6 4 4）

瞿式耜《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之卷首。吳寬此序紀年之

弘治庚申為弘治十三年（1 5 0 0），由內容可知吳寬於該年七月應沈周之子沈雲鴻

之請為擬欲成書之《石田稿》作序。然而此沈周自刊（或沈雲鴻代刊）的《石田

稿》直至正德元年（丙寅，1 5 0 6）才付梓（前文所引錢允治序：「（沈周）先生

遺集，⋯⋯一刻於正德丙寅，同郡吳文定寬為之序」），只可惜此正德元年刊行之

《石田稿》早已亡軼，僅存吳寬序及李東陽後序而已。吳寬〈石田稿序〉既然於

弘治十三年（1 5 0 0）為沈雲鴻求歸，因此該序一直收在沈周之手。估計是弘治十

六年（1 5 0 3）黃淮欲刊行沈周詩集時，沈周方將吳寬此序及上述童軒一序借用，

故黃淮刊刻時才能一併刊刻童軒及吳寬兩序於卷首。

至於李東陽序則為後世增補附入，李東陽〈書沈石田稿後〉云：

「右石田沈君啟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敘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

余，欲有所敘述。嘗觀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聞石田

年益高，詩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間始刻於蘇州，而文定已捐館

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予，予撫然感之。⋯⋯石田寄

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豪素自名，筆勢橫絕，敻出蹊徑，片楮匹練，流

傳遍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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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上海涵芬樓藏明正德刊本），收錄於《四庫叢刊》集部第 2 5 5 - 2 5 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之什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于其

家，非遇知者，斂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余

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

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正德丙寅六月既望光祿大夫⋯⋯國史總裁長沙李東陽

書。」

由李東陽詩序之紀年可知此序作於正德元年（丙寅，1 5 0 6）六月十六日，弘

治十六年（1 5 0 3）黃淮刊書時李東陽此序尚未作出，故不可能借刊於其集義堂

《石田稿三卷》中。因此，北京圖書館此《石田稿三卷》之李東陽序之版心才會

空白而無集義堂字號。李東陽此序亦附載於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間安國刻本《石

田詩選十卷》及崇禎十七年（1 6 4 4）瞿式耜《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

事略一卷》之卷首。並收錄於其《懷麓堂集》
[12] 

卷七十四。三處文字大抵相

同，唯獨「⋯⋯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一句《懷麓堂集》記載為「石田其所自

號，年八十有一」。按正德元年（1506）沈周為 80 歲，故《懷麓堂集》為誤。再

據詩序內容可知，此序乃李東陽為沈周正德元年（1 5 0 6）自刊梓行的《石田稿》

而作（此書已軼）。前述吳寬弘治十三年（1 5 0 0）的詩序即為沈雲鴻為擬將刊行

的《石田稿》所求，故沈周父子有意要刊行《石田稿》的時間不會晚於弘治十三

年，但此書一直未鋟梓，直到正德元年（1 5 0 6）始梓行，此時吳寬已過世近兩年

[ 1 3 ]
，沈周因此轉請吳南夫（吳一鵬，字南夫，1 4 6 0 - 1 5 4 2）[14] 

出面至京師請李東

陽作序，由李東陽序文中「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余，欲有所敘述」及「且終文定

之諾云」可知李東陽早已允諾為沈周詩稿作序，而李東陽當時允諾的對象正是沈

周的好友吳寬，故知吳寬生前曾代表沈周向李東陽求序。

李東陽作〈書沈石田稿後〉的時間若依現存附於黃淮集義堂刊《石田稿三卷》

及瞿式耜耕石齋刊《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的刻本來看，

1 5 5吳剛毅／沈周現存著作刊本與北京圖書館庋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之考述

[12]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一百卷》，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
[13] 據王鏊《王文恪公集》卷二十二〈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吳公神

道碑〉知吳寬卒於弘治十七年（1504）七月十日。
[14]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列傳」第七十九有吳一鵬小傳曰：「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

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戶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

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為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為侍講。進

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並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



其序確實書於「正德丙寅六月既望」。然而前引彭禮〈沈周詩引〉中有：「予

（彭禮）曰：『吾輩勢分懸絕，微子詩，幾失之矣！若之鄉名公學士相望，豈無

知子者？』（沈周）曰：『有之』。遂出吾榜首匏庵吳先生及閣老西涯先生所為詩

序并三原王公詩。予讀之，許與稱情，⋯⋯」。彭禮作序雖無款署紀年，然而作

序的時間必定介於弘治十五年（壬戌，1 5 0 2）春至弘治十六年（癸亥，1 5 0 3）九

月之間。（因為彭禮弘治壬戌春巡行至蘇州始與沈周相識，而弘治癸亥秋九月靳

頤作序時已沐手拜讀彭禮詩序。）此弘治十五、十六年之際吳寬〈石田稿序〉早

已完成（完成於弘治十三年七月，1 5 0 0），然而李東陽〈書沈石田稿後〉卻尚未

完成。那麼彭禮所言之沈周「遂出吾榜首匏庵吳先生及閣老西涯先生所為詩序并

三原王公詩」的李東陽（閣老西涯先生）詩序必定非正德元年（1 5 0 6）此序，而

是另一篇較早所作的詩序。筆者推測該篇較早的詩序可能是沈周弘治十三年

（1 5 0 0）左右欲自刊詩集之時呈請李東陽所作，揣測當時亦由吳寬代為敦請。而

沈周詩集卻遲遲未能付梓，待正德元年（1 5 0 6）真正付梓時，由於時間間隔過久

才又請李東陽再作新序，如果吳寬此時仍然在世，相信沈周也會敦請吳寬再書新

序，而不會沿用吳寬作於弘治十三年（1500）的〈石田稿序〉。

歸納言之，黃淮集義堂所刊之《石田稿三卷》是由黃淮父子平日所抄錄收集

的千餘首沈周詩作刪校而成，其梓行的時間為弘治十六年（1 5 0 3）。彭禮、靳頤

及黃淮所作的序、跋皆為此書而作，而童軒、吳寬的詩序則為借用，至於李東陽

的詩序非黃淮原帙所有，乃後人補入書中。

(二)《石田詩選十卷》

上海圖書館藏有明正德間安國刻本全帙，《四庫全書》所收者即以此正德本

為底本。據該書卷後張鈇於弘治十七年（甲子，1 5 0 4）十月跋云：

「石田先生，逸民也。⋯⋯光祿署丞華公汝德尚古而右文，暇日取先生之

詩，拔其尤者，門分類別，合古今諸作，得若干首，共為十卷，題曰石田詩

選，繡梓以傳。以鈇嘗辱知於先生，俾贅言於卷尾，嗟夫！先生之詩，辭志

兼得，固無可去取焉者。⋯⋯弘治甲子十月慈谿後學張鈇書。」

按張鈇，字子威，號碧溪，又號廷儀，為沈周之詩友。[15] 今據張鈇跋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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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光緒慈溪縣志》卷二十七「列傳四」：「張鈇，字子威，幼端慧，為外組尚書王來所器。長

而博學強記，綜貫經史百家，再試場屋不利，遂棄去，攻詩古文。」又錢謙益《列朝詩集小

傳》丙集「張布衣鈇」云：「（鈇）與沈啟南為詩友，嘗為石田序分類詩。」再據北京圖書館



知，此書為華珵選輯，考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七有〈華尚古小傳〉云：

「華尚古，名珵，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

官不稱，稱尚古生。尚古生，常之無錫人。⋯⋯家有尚古樓，凡冠履盤盂几

榻，悉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

古，尚古時時載小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騭，或累旬不返。成

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尚古其次焉。」

故知華珵為沈周之友，兩人互動頻繁。又據張鈇跋文可知，華珵選輯《石田

詩選》並鋟梓的時間不會晚於張鈇作跋的弘治十七年（1 5 0 4）十月。然而今安國

刻本及四庫全書本《石田詩選》有收詩於弘治十七年（1 5 0 4）十月以後者 [ 1 6 ]，

故知今日所見之《石田詩選》已非華珵繡梓之原帙。

此書體例可參考《四庫全書提要》[17]，《提要》云：

「石田詩選十卷，明沈周撰，⋯⋯此集不標體制，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

令等三十一類，蓋仿宋人分類杜詩之例。⋯⋯集前有吳寬序，稱其詩餘發為

圖繪，妙逼古人，核實而論。⋯⋯又有李東陽後序。⋯⋯二序皆為全集而

作，華汝德刊此選本時，仍而錄之，非序此本者也。」

《提要》所言此書「不標體制，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類」允

為至言，蓋知此集的編纂方式既無編年，亦無區分詩體，而以天文（2 5 首）、時

1 5 7吳剛毅／沈周現存著作刊本與北京圖書館庋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之考述

手鈔墨蹟海內外孤本《石田稿》（未分卷）之第 1 7 0 葉有〈送慈溪張碧溪鈇還鄉兼柬金本清先

生〉一詩，故知張鈇，號碧溪。又〈送慈溪張碧溪鈇還鄉兼柬金本清先生〉的詩題有刪改之

跡，其「碧溪鈇」三字涂去旁注「廷儀」二字，故知張鈇又號廷儀。
[16] 例如安國刻本及四庫全書本《石田詩選》卷四有〈十二月一日亡兒附主于祠〉，此詩乃沈周為

其子沈雲鴻附主家祠所作之詩，考沈雲鴻卒於弘治十五年（1 5 0 2）八月十七日（參見文徵明

《甫田集》卷二十九〈沈維時墓誌銘〉），依古代服喪制度，父服長子喪與子服父喪同為 2 7 個

月（參見《儀禮‧喪服》），故知沈雲鴻入主家祠的時間在弘治十七年（1 5 0 4）十二月，沈周

此詩亦作於弘治十七年（1 5 0 4）十二月一日。又卷五有〈乙丑六月聞哀詔有感〉，此詩為沈周

哀悼孝宗駕崩，有感而作。考《明史》卷十五〈孝宗本紀〉云：「（弘治十八年五月）崩於乾

清宮，年三十有六。六月庚申，上尊諡，廟號孝宗，葬泰陵。」故知此詩作於弘治十八年

（乙丑，1 5 0 5）六月。又卷六有〈生日漫言〉，詩云：「幼時慕八十。妄念笑荒唐。八十思幼

時。過事驚渺茫。⋯⋯」故知此詩作於沈周八十歲，即正德元年（1 5 0 6）。又卷四〈哭母〉一

首作於正德元年（1 5 0 6）沈周八十歲之後，考文徵明〈沈先生行狀〉云：「（沈周）母張夫人

年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上述諸詩皆成於弘治十七年（1 5 0 4）十月華

珵付梓之後，故知乃後世刊刻時加入，此恐安國刊書時所增補。
[17] （清）永瑢等奉敕撰《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一百四十卷，補遺一卷，首解題一卷》，偽滿州國

二年（1915），國立奉天圖書館排印本。



令（3 8 首）、山川（園池附）（6 5 首）、居室（亭館附）（3 9 首）、寺觀（菴院附）

（2 4 首）、祠廟（墳墓附）（2 1 首）、宗族（2 2 首）、雜流（1 3 首）、僧道（2 1

首）、古跡（1 5 首）、懷古（1 9 首）、時事（1 5 首）、述懷（2 1 首）、感興（6

首）、忠孝（節義附）（2 4 首）、閒適（1 6 首）、慶壽（生辰附）（2 5 首）、會晤

（3 8 首）、投贈（寄答附）（4 1 首）、題號（4 8 首）、謝答（1 4 首）、送別（3 4

首）、傷悼（送葬附）（38 首）、圖像（9 首）、圖畫（90 首）、墨蹟（7 首）、文詞

（6 首）、花竹（草木附）（55 首）、鳥獸（5 首）、詠物（20 首）、雜詠（30 首）共

31 類為編詩之類分，估計全書共收詩約844 首左右。

至於《提要》所言「集前有吳寬序⋯⋯又有李東陽後序」，則必須加以說

明。今觀吳寬序及李東陽後序僅收錄於上海圖書館安國刻本，《四庫全書》中並

無收錄此兩序，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四庫全書編校者知其「二序皆為全集而作⋯⋯

非序此本者也」，故將該兩序刪去。至於《提要》所言「華汝德刊此選本時，仍

而錄之」，此說法並不正確。吳寬序於弘治十三年（1 5 0 0）秋七月，而李東陽後

序於正德元年（1 5 0 6）六月既望，故華汝德弘治十七年（1 5 0 4）十月付梓時可借

錄吳寬序，但此時李東陽尚未作序，華汝德不可能借用，李東陽序應是安國刊刻

此書時所補入。

(三)《石田先生集》

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有明萬曆四十三年（1 6 1 5）陳仁錫裒輯之《石田先生

集》刻本四冊，北京圖書館則藏有萬曆四十三年陳仁錫刻本六冊，又上海復旦大

學圖書館藏有清鈔本。此書實未分卷，所收之詩按五言古一、五言古二、七言

古、五言排律附七言排律、五言律一、五言律二、七言律一、七言律二、七言律

三、五言絕附六言絕、七言絕、共分為十一部份，故亦有題為十一卷者。此書卷

首有長洲陳仁錫（字明卿，？- 1 6 3 4）[ 1 8 ]〈合刻兩先生稿引〉及長洲錢允治撰、

陳元素書〈沈石田先生集序〉兩序。錢允治序言：

「⋯⋯（沈周）先生遺集，一刻於成化甲辰，鄱陽童太常軒為之序。一刻於

弘治癸亥，安城彭中丞禮為之序。一刻於正德丙寅，同郡吳文定寬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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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明史》及《啟禎野乘》卷四中有陳仁錫小傳。陳仁錫，字明卿，號芝台，長洲人。天啟二年

進士，授編修，典誥敕，以不肯撰魏忠賢鐵卷文落職。崇禎初，召復故官，累遷南京國子祭

酒，崇禎七年卒，諡文莊。

（清）鄒漪撰《啟禎野乘一集十六卷》（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柳圍草堂刻清康熙五年重修

本），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四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互有去取，互有得失，嗣後散佚漫漶，莫有愛惜收拾之者。逮今萬曆中，稍

稍復知向慕，欲付剞劂則不可多得矣。⋯⋯陳孝廉明卿既刻其先白陽山人

集，復欲裒先生集而苦無善本。不佞為之訪於故藏書家，稍獲一二。於是按

體分類，都為若干卷。⋯⋯萬曆乙卯秋閏八月鄉後學錢允治撰。」

據此可知《石田先生集》之詩為陳仁錫所裒輯，錢允治亦參與訪求善本之工

作，陳仁錫並將該書與其祖父陳淳《白陽山人集》一併鋟梓，付梓的時間應在錢

允治作序的萬曆四十三年（乙卯，1 6 1 5）閏八月。再根據錢允治對過去沈周詩文

集版本的考證可知，在陳仁錫輯錄之前已有三種版本存世（成化甲辰、正德丙寅

兩版本已軼，而弘治癸亥即黃淮集義堂《石田稿三卷》本），如果加上前述華珵

所編之《石田詩選十卷》，則應該共有四種版本。

此《石田先生集》刻工精美，梓印精良，字體較瞿式耜刻本為大。是書雖無

編年，然而收詩較多，書前有目錄一卷，按體分類，其中五言古詩134 首、七言

古詩 8 3 首、五言排律 1 5 首、七言排律 7 首、五言律詩 2 0 6 首、七言律詩 3 8 9

首、五言絕句33 首、六言絕句2 首、七言絕句247 首，共約1,116 首左右。國家

圖書館（臺北）又以此集為底本補入崇禎十七年瞿式耜刻本末三卷之詩餘、文

鈔、事略輯附於後，復輯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并文徵明〈沈先生行狀〉而成

《石田先生集十二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收錄於《明代藝術家集彙刊》

中，此書成為現今研究沈周最常用之通行本。

(四)《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

此書為錢謙益所裒輯，而由其弟子瞿式耜（ 1 5 9 0 - 1 6 5 0）於崇禎十七年

（1 6 4 4）付梓刊行。該書現藏於北京圖書館（有兩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上

海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臺北）。北京圖書館及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者為全

帙，上海圖書館藏者遺卷首錢謙益序文，而國家圖書館（臺北）則遺詩鈔四卷。

今據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
[ 1 9 ]

，其卷首共錄四序，首載吳寬弘治十三年

（1 5 0 0）〈石田稿序〉，其二為李東陽正德元年（1 5 0 6）〈書沈石田詩稿後〉，其三

為錢謙益〈石田詩鈔序〉，其四為瞿式耜〈書石田先生集後〉。

錢謙益〈石田詩鈔序〉曰：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為評定，差擇其尤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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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瞿式耜刻本，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

類，第37 冊（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1997）。



若干卷。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真熳爛，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

唐人間，擬長吉、分　、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於少陵、香山、眉山、

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

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免園冊亦時

所不免，茲鈔固已盡汰之矣。稼軒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遺餘力，

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

刻成，屬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詳矣，余可以無贅

也。⋯⋯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按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萬曆中進士，授編修，博學工詞

章，名隸東林黨。天啟中，御史陳以瑞劾罷之，崇禎元年，起官，不數月至禮部

侍郎。
[20]

又瞿式耜〈書石田先生集後〉曰：

「右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其事略一卷，則吾師牧齋公所裒輯也。

詩與文不稱集而係之以鈔識，一時毖選之意也。⋯⋯會吾師方評定本集，因

搜錄題款進　採擇，間有舊刻所未載，亦補入是集中，于是讀石田之書者，

庶可以無憾矣。⋯⋯崇禎甲申仲秋耕石齋主人瞿式耜跋。」

按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萬曆四十四年（1 6 1 6）進士，崇禎初

擢戶科給事中。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唐王監國，擢兵部右侍郎。
[21]

據錢謙益及瞿式耜序文可知，此書成於崇禎十七年（甲申，1 6 4 4），而書中

所裒輯的沈周詩文是由十餘本舊刊之沈周詩集中刪校篩選而成，其纂輯之態度十

分嚴謹，不僅刪去「近腐近俚」之詩，亦收錄舊刻所遺漏之詩文。而當時與錢謙

益一同參與評校事宜者有程嘉燧（字孟陽，故以其齋館孟陽居名之）及耦耕堂

（不知何人之堂號，亦可能與孟陽居相連為程嘉燧之齋館名，待考）。錢謙益等人

所裒輯之沈周詩文及錢謙益所彙輯之沈周事略由其弟子瞿式耜（稼軒）刊刻成

書，又錢謙益序中已提及吳寬及李東陽兩序，故知此書現存的吳寬、李東陽序為

瞿式耜鋟梓時所一併刊刻者，為瞿式耜梓行之原帙。（筆者前文已考吳寬及李東

陽兩序原刊於正德元年（1 5 0 6）梓行的沈周詩集中，瞿式耜此書刊刻此兩序亦為

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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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錢謙益小傳參見《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傳」二百七十一「文苑一」。
[21] 《明史》卷二百八十，「列傳」第一百六十八「瞿式耜」。



《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共有十卷，一至四卷為古體

詩，第一卷編年為自天順初年（1 4 5 7）至成化十四年（1 4 7 8），第二卷編年為成

化十五年（1 4 7 9）至成化二十三年（1 4 8 7），第三卷編年為弘治元年（1 4 8 8）至

弘治八年（1 4 9 5），第四卷編年為弘治九年（1 4 9 6）至正德元年（1 5 0 6）。卷五至

卷八為今體詩，卷五編年未註明（按詩題下小註干支可知亦為成化十四年以前之

詩），卷六編年為成化十五年（1 4 7 9）至成化二十三年（1 4 8 7），卷七編年為弘治

元年（1 4 8 8）至弘治八年（1 4 9 5），卷八編年為弘治九年（1 4 9 6）至正德元年

（1 5 0 6）。上述八卷共收詩約 4 7 4 首左右。又卷八末附詩餘（詞）2 8 闕。卷九為

石田先生文鈔，共收沈周記、序、贊、銘、疏等文章4 0 篇。卷十為錢謙益所輯

之石田先生事略。該書刻工為上述諸刻本中最精細者，不僅鋟梓精美，同時又是

上述諸刻本中唯一有編年者，其編年的劃分已如前述。然而在同一卷編年段落

中，並非每一詩皆有紀年，僅於錢謙益等人可考出年份者於詩題下或詩後以小字

註記年號或干支，這些可考年份者依時間先後排列，而未能考出紀年者依其大約

年份插入有註記干支者之間。又卷八末所附之詩餘亦有註記干支者，同樣依時間

先後編次。而卷九文鈔也有部分文章有註記干支，但並未依時間先後排列。

(五)沈周《客座新聞》、《石田雜記》、《沈氏客譚》

沈周《客座新聞》、《石田雜記》、《沈氏客譚》有諸刊本傳世。茲概述如下：

（1）沈周《客座新聞》，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有「明刊明賢說海一卷本」，

而北京圖書館藏有《石田翁客座新聞》「清鈔十一卷本」，上海圖書館則

藏有《石田翁客座新聞》「明鈔七卷本」，上述諸版本筆者尚未詳加校

勘。該書內容大多屬於日常雜記，其中有沈周親見者，但絕大多數為其

耳聞之事，內容多涉軼聞、志怪、靈異之說。

（2）沈周《石田雜記》，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有「學海類編一卷本」，又北

京圖書館藏有明鈔本。該書體例及內容頗類《客座新聞》，其內容包括

烹調、藥方等民生瑣事，亦不乏有靈異、志怪、傳聞之記載。

（3）沈周《沈氏客譚》，上海圖書館藏有「明俞寬甫鈔本一卷」，其所記載亦

類《客座新聞》。

上述諸書名雖異，然所涉之事大率相同，皆軼聞、靈異、志怪等。其中有互

見於諸書者，亦有文類似而題不同者。按《千頃堂書目》[22] 卷十二「子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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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註 7。



說類」及《明史藝文志》
[23] 

卷三「子類」皆著錄沈周有《客座新聞》二十二

卷。又《國史經籍志》
[24] 

卷四下「子類‧小說類」著錄沈周《客座新聞》三十

二卷。該二十二卷本及三十二卷本皆已軼失，而上述諸書皆有可能是二十二卷本

或三十二卷本之殘鈔本。

(六)沈周《江南春詞一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年間刻本《江南春詞一卷》。
[25]

《四庫全書提要》

云：「江南春詞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沈周等追和元倪瓚作也。時吳中有得

瓚手稿者，因共屬和成帙，首有作者姓名，自周以下共 50 人，嘉靖十八年袁表

序而刻之。⋯⋯」。又據卷中祝允明記云：「國用得雲林存稿，命僕追和。⋯⋯

弘治己酉二月長洲祝允明記」。故知此倪瓚遺稿為許國用所得，該遺稿有倪瓚所

作江南春詞兩首，故沈周、祝允明、楊循吉、徐禎卿、文徵明、唐寅等5 0 位文

人亦各和詩兩首，嘉靖年間集上述諸和詩并倪瓚原詩刻為一卷。

(七)沈周《沈石田集一卷》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明隆慶四年（1 5 7 0）刊本《沈石田集一卷》，

收錄於明俞憲輯《盛明百家詩》第十冊。又北京圖書館藏有明嘉靖、隆慶間刻

本，收錄於俞憲《盛明百家詩》第十二冊。另浙江圖書館藏有明嘉靖至萬曆間刻

本，又華東師範大學藏有明萬曆年間周時泰刻本，兩者亦皆收錄於《盛明百家詩》

中。此《沈石田集》為無錫人俞憲搜採沈周遺集而得一百餘首詩文，這些詩文泰

半見於《石田先生集》、《石田先生詩鈔》等刊本中，由於收詩較少，故既無編

年亦未分類。

(八)羅振玉抄錄之沈周《杜東原先生年譜一卷》刊本與北京故宮博物院

所藏之沈周《東原圖》卷的考鑒

沈周《杜東原先生年譜一卷》刊印在羅振玉（1 8 6 6 - 1 9 4 0）《雪堂叢刻》第三

冊。
[ 2 6 ]

羅振玉於後記云：「東原先生年譜一卷，石田先生撰，稿本，未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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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藝文志四卷》，清光緒九年鎮海張壽榮刊本，線裝。
[24] （明）焦竑撰輯《國史經籍志五卷、附錄一卷》（粵雅堂叢書版）（臺北：廣文書局印行，

1972）。
[25] 沈周《江南春詞一卷》（明嘉靖年間刻本，線裝，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收錄於《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集部，總集類，第292 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1997）。
[26] 羅振玉《雪堂叢刻》，收錄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石田自署門人。⋯⋯予既手自校寫，並據東原集中可補譜文之略者條附於文內。

⋯⋯乙卯六月上虞羅振玉記於日本東山僑舍之赫連泉館。」據此，知羅振玉於民

國四年（乙卯，1 9 1 5）六月在日本所校抄的《杜東原先生年譜》為沈周的「稿

本」。羅振玉於日本所見到的稿本是否為沈周親筆所錄，由於原稿本至今尚未出

現，故無從鑒別真偽。然而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卷沈周《東原圖》卷（圖版

一），此圖為紙本、設色畫，畫茂林叢竹，板橋遠山，竹下茅亭中有一人倚書而

坐，右側竹林一童子奉盤而至，左側一翁扶杖過板橋而來，似相訪者，圖上款署

「門人沈周補東原圖」，下鈐朱文「啟南」、白文「石田」兩印。圖後有跋紙另

接，手書杜東原年譜，款曰「杜東原先生年譜，門人長洲沈周編次」。年譜後附

錄祭文。又後有沈周頌〈東原先生入鄉賢祠〉詩一首，款曰「門人沈周百拜」，

下鈐朱文「啟南」、朱文「石田」兩印。此卷畫上之款字與年譜、祭文、頌詩書

法皆為同一字體，乃一人所書，而該書法用筆細弱，刻意伸手掛足，非沈周真

蹟。此圖畫部分亦經徐邦達先生鑒定為「臨摹本」。[ 2 7 ] 又該卷引首有魏之璜行書

「草書餘韻」四字，卷中有朱之赤、龐元濟等藏印。此卷曾著錄於顧元彬（1 8 11 -

1 8 8 9）《過雲樓書畫記》 [28] 卷四（顧氏自序書成於光緒八年 1 8 8 2）及龐元濟

（1864-1949）《虛齋名畫錄》[29] 卷三（龐氏自序書成於宣統元年1909）中。

筆者將羅振玉所抄錄之《杜東原先生年譜》（後文簡稱「羅本」）與北京故宮

博物院所藏之（偽）沈周《東原圖》卷後《年譜》（後文簡稱「故宮本」）互校，

知羅振玉所見之稿本非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者。茲舉證如下：

其一、《年譜》永樂五年丁亥，羅本記載：「從中書人舍人劉孟初學」，故

宮本則作：「從中書舍人劉孟功學」。今考王鏊《姑蘇志》卷五十五有「劉敏」

條云：「（劉）敏字孟功，學行純篤，⋯⋯有司聞其賢，薦授德清縣令，⋯⋯後

以善書徵入翰林，擢中書舍人，朝士多推重之」。[30] 又王原祁等奉敕編撰之《御

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有：「劉敏，字孟功，長洲人，洪武中薦授德清知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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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 118。
[28] （清）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十卷》（景印北平莊氏洞天山堂藏清光緒九年刊本）（臺北：漢華

出版社，1971）。
[29] （清）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十六卷》（據崇陽王氏藏宣統元年龐元濟刊本影印）（臺北：漢華出

版社，1971）。
[30] （明）王鏊《正德姑蘇志》（明正德刻本），收錄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

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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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清）王原祁等纂輯《佩文齋書畫譜》（據 1 9 1 9 年掃葉山房本影印）（北京：中國書店，

1984）。

後以善書徵入翰林，拜中書舍人」。
[31] 

故知此劉孟功即是劉敏，羅振玉抄作「劉

孟初」為誤，又羅本抄作「中書人舍人」亦為衍文，「中書舍人」之職無作「中

書人舍人」者。

其二、永樂七年己丑，羅本作：「受經於五經博士陳嗣初之門」，而故宮本

作：「授經於五經博士陳嗣初之門」。兩者雖僅一字之差，然而意思正好相反。

此處當以羅本「受經」為是，意即杜瓊從學於陳繼之門。若以故宮本「授經」而

言，則反倒是杜瓊教授陳繼，與史實悖離了。

其三、景泰元年庚午，羅本作：「作延綠亭，號延綠亭主人，以鹿皮作冠，

又號鹿冠道人」，而故宮本作：「⋯⋯以鹿衣作冠，⋯⋯」。

其四、弘治十一年戊午，羅本作：「三學生員費紘等，會民設主府學鄉賢祠

祭享」，而故宮本作：「⋯⋯會呈設主府學鄉賢祠祭享」。此意在言費紘與蘇州百

姓設奉杜瓊入鄉賢祠供奉，故以羅本為是。

其五、祭文中，羅本作：「（杜瓊）身雖沒而感之者猶勤風期在」，而故宮本

作：「身雖沒而感之者猶勤風斯在」。此處兩者意義略有差異，各自成理，然以

「斯在」略佳。

其六、祭文末，羅本作：「冀郡邑善類之□，多儒風丕變而洋溢」，羅振玉

所見之稿本蓋缺一字。反觀故宮本此字清楚可辨，為「善類之普」。

其七、羅振玉見此稿本時在民國 4 年（1 9 1 5），並且地點在日本，而北京故

宮本清末民初為龐元濟收藏，繼之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至今，不可能流至日

本。

據上述諸點，羅振玉於日本所見之稿本顯非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東原圖》

卷。事實上，《杜東原年譜》於清末不只流傳一本，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卷

四即云：「豐順丁禹生中丞歸田後，編持靜齋書目，有舊鈔本杜東原年譜一卷，

事關鄉邦文獻，深惜中丞撫吳時，竟未借勘，不知即從是卷傳寫否也。」（筆者

按：顧文彬所言之「是卷」，即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東原圖》卷）

三、 手鈔孤本《石田稿》之年代與學術價值

(一)鈔本《石田稿》之版式裝潢與遞藏過程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手鈔墨蹟海內外孤本《石田稿》並未分卷，全書

手鈔沈周詩文 1 8 5 葉（筆者購買微縮圖版共六張，參見圖版二—圖版七），另有

三葉詩文附後，最末又有跋文兩葉。分為四冊，每冊前後皆硬木書版，題籤以灑

金箋分別書「石田先生詩稿第一冊」、「石田先生詩稿第二冊」、「石田先生詩稿

第三冊」、「石田先生詩稿第四冊」，每冊皆以經摺裝方式裱貼裝潢。其手鈔沈周

詩文部分（共 185 葉）均以墨筆手書抄錄於黑口、四周雙邊、單魚尾、無欄而印

有版框的紙上，每紙分左右兩葉，其版心處空白無字，亦無卷數頁碼，每半葉均

手鈔 16 行，每行 23 字。又第四冊後附三葉無欄紙，第一葉書沈周〈飯饑甚〉七

言律詩一首，第二葉書沈周絕筆詩，第三葉為左、右兩半紙裱貼一起，右半邊書

沈周〈登千人石詩〉，而左半邊書沈周〈題簾子詩〉，此三葉字跡與前 1 8 5 葉不

同，最末又附百帖及陳鱣跋文各一葉。

《石田稿》現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據館中點交紀錄，是書乃1 9 5 5 年 7

月 1 6 日由中國國家文物局正式移交給北京圖書館。至於文物局從何而得已難稽

考，僅知是在解放（1 9 4 9）後輾轉為文物局所收。至於早期的遞藏過程，吾人可

由此書的兩篇跋文中得知一二。

在《石田稿》第四冊末有題跋兩篇，第一跋不知何人所作，其款署「百

帖」；第二跋為陳鱣所書。

第一跋百帖曰：

「石田翁詩稿兩本，計一百八十四葉，傾資得之故家，真天下寡二，人間少

雙之寶。余行年五十二歲，過境不堪，今忽逢此奇珍，或者否竭泰來乎。此

稿自正統十四年己巳起，是時翁廿三歲，至成化十九年癸卯翁五十七歲止。

其中三十五年製作，按翁行世刻集，十不及三，可見遺珠甚多。惟書法早歲

與晚年似出兩手，然細玩筆意、結體，實則一也，識多自能辨之。明季先在

文氏正氣堂，後為錢罄室所藏，呂仲成曾獲賞鑒。國初入朱臥庵桂髓樓，康

熙間並經陸殿元珍秘，後又在蘭陵南有堂，今幸歸余寶宋樓，得以時時展讀

撫玩，快哉！快哉！尾頁文待詔錄翁未入稿中詩三首，更為可證可喜。前後

藏印共二十八方。己酉端午日百帖漫記。」此跋後同一字跡又書：「首起至

知小景卅四頁，贈老人起卅三頁，先生畫起廿七頁，九真起卅四頁，從一堂

起卅三頁，末廿頁，分為六冊。」上述跋文無任何印記。

第二跋陳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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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所傳石田詩選十卷，華汝德編，分三十一類，最為龐雜。考千頃堂書

目云：『石田詩集三卷，又耕石齋石田詩鈔十卷』，俱未之見。此石田手稿

四冊，凡百八十四葉，起正統己巳二十三歲，至成化癸卯五十七歲止，而晚

年之作不與焉。展閱數過，皆得意疾書，不多點竄而章章可誦。文徵仲嘗稱

其詩，但不經意寫出，意象俱新，可稱絕妙，一經改削，便不能佳，觀此益

信。至於書法，與年俱進，臻入逸品，所謂初寫蘭亭，恰到好處。蓋其人品

甚高，天姿明敏，故事事極精，而清氣流行，超然塵埃之外。當時或以其詩

為畫所掩，究之畫不能掩其詩，吳原博之言實定論也。是冊向藏吳中繆氏寶

宋樓，跋云：『逢此奇珍，得以時時展讀為快。』今歸吾鄉蔣氏息諠草堂，

惟望付梓，以廣其傳，豈不更快也歟。嘉慶二十一年五月望日勃海陳鱣

跋。」下鈐朱文「陳」、朱文「仲魚」兩印。

據第一跋百帖所言，此書：「明季先在文氏正氣堂，後為錢罄室所藏，呂仲

成曾獲賞鑒。」這裡所說的呂仲成即是呂環，呂環其人待考，此《石田稿》後附

的第 2 葉鈐有呂環印記數方，排列成一排，包括「呂環」朱文方印、「筠」朱文

圓印、「儔」白文方印、「呂環」白文方印及「仲成」白文長方印，又第四冊之

冊首空白葉有「筠儔」朱文方印，故知呂環字仲成，號筠儔。如果根據百帖的說

法，呂環似乎僅鑒賞而並無收藏此書，而當時的收藏者為錢穀（錢罄室）。按錢

穀（1 5 0 8-？），字叔寶，號罄室，吳縣人，是文徵明的弟子。今觀《石田稿》第

一冊的第 1 葉之前方有「錢□□印」、以及朱文長方「中吳錢氏收藏印」。第二冊

之第 8 2 葉左半有「叔寶」白文正方印，第8 3 葉右半再鈐「中吳錢氏收藏印」。

又第四冊第 1 8 5 葉（末葉）亦鈐有「叔寶」及「中吳錢氏收藏印」。這些錢穀藏

印經吾師薛永年教授鑒定為真印，故《石田稿》確為錢穀之插架之物。

至於錢穀收藏之前，百帖認為是文氏正氣堂的庋藏。此書第一冊首葉空白無

欄葉上鈐有「正氣堂」白文方印，又第三冊首葉空白無欄葉上亦鈐同一方「正氣

堂」印。該「正氣堂」印章刻工雖不甚佳，然而僅鈐於第一冊及第三冊首葉之空

白葉上，符合百帖所言：「石田翁詩稿兩本」的條件。（因百帖收藏之前，《石

田稿》的裝潢既然為兩本，故文氏當時鈐印僅需鈐於兩部分，而這原為兩本的

《石田稿》中鈐有「正氣堂」印記的首葉，推測即重裱於現存第一冊及第三冊之

首葉。）由於錢穀是文徵明的學生，故很容易使人聯想文氏「正氣堂」為文徵明

之堂號印，然而文徵明的相關史料中並未發現有正氣堂的資料，並且文徵明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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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章篆刻皆有一定之品質，反觀該「正氣堂」印篆法及品質頗差，因此大致上

可以排除此印為文徵明的自用印。即使如此，文氏「正氣堂」與文徵明家族及族

嗣也有一定的關連，因為《石田稿》後附的第 2 葉有小行書〈沈周絕筆詩〉，該

小行書極似文徵明書風，又後附的第3 葉左半邊另半張紙（第3 葉為左、右兩半

張不同的紙裱貼一起）有頗似文徵明大行書〈石田翁題簾子詩〉七律一首，此大

行書用筆稍有突兀，但確實屬於文徵明習用的筆法。這兩處書法皆似文徵明手

筆，但筆者認為非文徵明親筆真蹟。原因為：上述以文徵明小行書書風書寫的

〈沈周絕筆詩〉曰：「石田先生臨終時，守溪先生適罷相歸，差人問許，石田臥

床上，索紙筆寫詩一首，投筆而逝。黃鶉白雲瞻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歸來車

馬忙如海。先有閒懷問病翁。」而這段記載與此七言絕句亦載於顧元慶《夷白齋

詩話》[ 3 2 ]（錢謙益《石田先生事略》中即引述顧元慶之記載）及何良俊《四友

齋叢說》[33] 卷十五中，兩處皆云：「王文恪鏊自內閣歸，石田先生病亟，文恪

即遣人問之，石田書一絕為謝。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

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澹，遂為絕筆，後兩日而卒。⋯⋯」

今考王鏊於正德四年（1 5 0 9）四月因與劉瑾不合而致仕返鄉 [ 3 4 ]，而沈周卒於正

德四年（1 5 0 9）八月二日，因此王鏊返鄉時的確有機會遇到沈周臥病，是故王鏊

遣人問訊沈周病情之事與史實不悖，可信為真。然而《石田稿》附葉所言「投筆

而逝」太過戲劇化，雖然吾人也無法證實顧元慶及何良俊所言之「後兩日而卒」

為是，但依照經驗法則，「投筆而逝」似乎較不合常理。並且，王鏊致仕乃不欲

與劉瑾同流，符合顧元慶、何良俊所記載之「勇退歸來說宰公」之語，至於《石

田稿》附葉之「黃鶉白雲瞻宰公」則不若「勇退」之確切。另外，《石田稿》附

葉之〈石田翁題簾子詩〉在《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三」及《石田詩選》卷三十

「詠物」中亦有收錄，題名為「詠簾」，文字略有出入，然各自成理。[35] 如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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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明）顧元慶《夷白齋詩話一卷》（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顧氏大石山房

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影印），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 1 8 冊（臺南縣：莊

嚴文化事業，1997）。
[33]（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明隆慶三年華亭何氏原刊本，線裝。
[34] 《明通鑒》卷四十三，「武宗正德四年」：「夏四月，乙亥，大學士王鏊致仕，許之，賜璽書

乘傳歸，是時中外大權悉歸於瑾。鏊初開試與言，間有聽納，及焦芳專事媕阿，瑾橫益甚，

鏊自度不能抗，凡去疏三上，始得請。」
[35] 《石田稿》附葉之〈石田翁題簾子詩〉曰：「誰放青雲下曲笻。一重薄隔萬重情。殊光蕩日花

如夢。鎖影通風笑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頭容眼自分明。我無緣份難輕入。難與楊花燕



兩首詩作皆是文徵明親筆抄錄，而文徵明又是沈周的得意門生，依據文徵明與沈

周之關係則必定應該十分正確，然而在沈周〈絕筆詩〉中，以文徵明書風抄寫者

卻不甚合理，據此判斷此書法非文徵明親筆。又「正氣堂」印記，百帖考證為文

氏之印，其未說明理由，然而文天祥有「正氣歌」傳世，文姓後代取堂號為「正

氣堂」也順理成章。因此，筆者認為這兩首以文徵明書風抄錄沈周詩作的人很可

能與鈐蓋「正氣堂」印記是同一人，同時也是這本《石田稿》目前所能知悉之最

早收藏者。而此人應該與文徵明有所關聯，推測最有可能的就是熟悉文徵明書法

的文家族人。

《石田稿》入清之後，據百帖考證，先為朱之赤桂髓樓收藏，朱之赤（？-？

約 17 世紀），字臥庵，安徽休寧人，是著名的書畫鑒藏家。《石田稿》中有多方

朱之赤藏印鈐蓋，包括「朱臥菴收藏印」、「朱之赤鑒賞」、「休寧朱之赤珍藏圖

書」、「臥菴所藏」、「桂髓樓印」、「在家道士」、「東南之美」等印。至康熙年

間，《石田稿》又為陸肯堂庋藏，按陸肯堂（1 6 5 0 - 1 6 9 6），字邃升，一字澹成，

江蘇長洲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 6 9 6）八

月二十六日，享年 47 歲。[36] 陸肯堂之後，《石田稿》又為蘭陵南有堂所得。關

於蘭陵南有堂，王榮民女士考證出為繆曰藻之父繆彤的書齋。[37] 然而王榮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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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爭。右石田翁題簾子」。《石田詩選》則記載：「誰放青雲下曲瓊。一重薄隔萬重情。珠光

蕩日花如夢。瑣影通風笑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裡邊容眼自分明。知無緣份難輕入。敢與

楊花燕子爭。」
[36] 陸肯堂小傳參見（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文苑傳一」卷七十，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

傳記叢刊‧綜錄類 2》第 1 0 4 冊（臺北：明文書局）。以及（清）錢儀吉纂錄《碑傳集》碑傳

四十六，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3》第 108 冊（臺北：明文書局）。
[37] 王榮民〈北京圖書館珍藏的沈周手稿《石田稿》考述〉一文考證曰：「據繆彤著《雙泉堂文

集‧敬齋題後》所記：『先大夫讀書于樹滋堂右，曰敬樂齋。少時所作制舉業，皆大參公宦

于黔中批閱者，所積盈笥。彤十五、六歲學為文時，塾師閱過，先大夫必句摘字抹，所積亦

盈笥。咸庋是齋。甲申春不戒于火，悉為灰燼。今上丙辰春彤備宦于朝，先大夫家居，即于

齋之故址築南有堂三楹，偃息于此，至冬而棄養矣。嗚呼！因念曩時嚴訓，晨昏寒暑無間，

大都不離是齋，今也親不見待，堂改新名，敬樂之遺跡在夢寐，乃于堂之後擴一軒，附其舊

額，其前為南有堂，其後為敬樂齋。⋯⋯時康熙甲子十二月。』⋯⋯是文為繆彤追念其父所

作，文中兩次提到南有堂，一是其父在世時，曾建有南有堂三楹，為偃息之所。一是其父逝

後，為緬懷其父，再造敬樂齋，其前為南有堂，其後為敬樂齋。由此可見，南有堂當是繆彤

家，南有堂之前又冠以『蘭陵』，蘭陵南有堂當為何處？據繆彤在《雙泉堂文集》中所談：

『先世自東漢以來為望族，明初散處于江右兩淛、淮揚、遼左之間，皆因官其地而居焉，其在

江之南者，江陰、常熟最著，自常熟遷于吳縣，⋯⋯』據此我們推斷繆家祖輩當有在蘭陵

（今江蘇武進）一脈。又據李嘉球所著《蘇州狀元》一書所敘，蘇州北園天龍庵右建有繆蘭陵



為此《石田稿》的藏主並非繆彤，而是繆彤的兒子繆曰藻，其所持之理由為：

「繆彤逝世在康熙三十六年（ 1 6 9 7），陸肯堂英年早逝，逝世於康熙三十五年

（1 6 9 6），二人是相繼離世。既如此，跋文中所談是書稿『康熙間並經陸殿元珍

秘，後又在蘭陵南有堂』，那麼藏書主人大約不是繆彤了，當是其子繆曰藻的插

架之物。[ 3 8 ] 考繆彤（1 6 1 8 - 1 6 9 7），字歌起，號念齋，江蘇吳縣人，康熙六年進

士，授修撰，遷侍講，享年8 0 歲。[39] 而繆曰藻（1 6 8 2 - 1 7 6 1），字文子，號南有

居士，江蘇吳縣人，康熙五十四年榜眼，官司經局洗馬，精鑒賞 [ 4 0 ]，且工書

法，筆意近趙孟頫、董其昌。[41] 今《石田稿》中無繆彤藏印，而有「曰藻」白

文方印、「文子」朱文方印、「蘭陵繆氏珍藏」朱文長方印三方重鈐數過，然而

這些藏印與繆曰藻鈐蓋書畫上之真印完全不同，吾師薛永年教授鑒定此三方藏印

為　刻。因此《石田稿》不一定是繆曰藻的藏物，也有可能就是繆彤所有，畢竟

書畫文物不一定非要等到死後才會易主，陸肯堂生前散出此書為繆彤所得亦有可

能。至於繆曰藻是否收藏此書，由於藏印為　，實難斷定。也由於繆曰藻是否收

藏此書以及與所謂寶宋樓、百帖之間的關係撲朔迷離，因此北京圖書館將《石田

稿》後款署「百帖」的題跋誤認為是繆曰藻所書。實際上，這個錯誤的起源出自

陳鱣的題跋。陳鱣跋曰：「是冊向藏吳中繆氏寶宋樓，跋云：『逢此奇珍，得以

時時展讀為快。』⋯⋯」，陳鱣所引的這段「逢此奇珍，得以時時展讀為快」正

是「百帖」題跋之語，據此可知陳鱣將百帖題跋認為是「吳中繆氏」所書，而

「寶宋樓」也變成「吳中繆氏」的堂號名（注意陳鱣並未將百帖明確說是繆曰

藻）。事實上，我認為由百帖題跋之內容已可斷定寶宋樓為百帖之書齋名，而百

帖與繆彤一家並無關係。試讀百帖所言：「石田翁詩稿兩本，⋯⋯傾資得之故

1 6 9吳剛毅／沈周現存著作刊本與北京圖書館庋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之考述

祠，祀繆國維、繆慧隆、繆彤祖孫三代。由此我們斷定：蘭陵南有堂亦當指繆彤家。」

王榮民〈北京圖書館珍藏的沈周手稿《石田稿》考述〉，收錄於《北京圖書館館刊》，2

（1997），頁 72-79。
[38] 同前註。
[39] 繆彤小傳參見（清）閻湘蕙編輯、張椿齡增訂《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一，收錄於周駿富輯《清

代傳記叢刊‧學林類19》第017 冊（臺北：明文書局）。以及（清）顏光敏輯《顏氏家藏尺牘》

「姓氏考」，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48》第 029 冊（臺北：明文書局）。
[40]（清）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十八，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4 9》第

031 冊（臺北：明文書局）。
[41]（清）李玉棻《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二，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藝林類11》第

074 冊（臺北：明文書局）。



家，⋯⋯康熙間並經陸殿元珍秘，後又在蘭陵南有堂，今幸歸余寶宋樓」，既然

蘭陵南有堂已考證出為繆彤家之書齋名，因此如果百帖是繆曰藻或繆家某一成

員，而此《石田稿》又得之於蘭陵南有堂，則必定不可能有「傾資得之故家」的

說法。據此可判斷「百帖寶宋樓」與繆曰藻無關，亦與繆家無涉。至於書法方

面，繆彤與繆曰藻的書法拓本俱見於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42] 中，繆氏

父子的書風與百帖書法亦不相同，更可斷定百帖與繆彤父子無關。可惜百帖的身

份至今尚未能考證出來，而百帖的題跋紀年為「己酉端午日」，此己酉必不能早

於繆彤，亦不能晚於陳鱣題跋的嘉慶二十一年（1 8 1 6），其可能之時間僅為雍正

七年（1729）或乾隆五十四年（1789）。

百帖寶宋樓之後，《石田稿》又為蔣光　收藏。蔣光　與陳鱣同為海寧人，

因此陳鱣跋中所言：「今歸吾鄉蔣氏息諠草堂」之蔣氏即為蔣光　。按蔣光　，

字寅昉，號敬齋，海寧人，是嘉慶時期著名的藏書家。而陳鱣，字仲魚，號簡

莊，浙江海寧人，亦是嘉慶時期著名的藏書家。[43] 今《石田稿》中有白文正方

「臣光　印」及朱文正方「寅昉」兩印即為蔣光　的藏印，而「簡莊審定」白文

方印即為陳鱣之印記。

此外，《石田稿》中尚有「錢天樹印」及「夢廬借觀」印記，此為錢天樹之

印信，錢天樹，字子嘉，又字夢廬，平湖人，是道光時期著名的收藏家 [ 4 4 ]，由

「夢廬借觀」印文內容知其並未收藏此書。另外還有「肖　珍賞」、「吳縣俠香亭

客」、「磨兜堅」、「一生為客恨情多」等印未知鈐印者誰。

(二)鈔本《石田稿》之特殊研究價值

1 .鈔本《石田稿》有編年，且按月份排列

《石田稿》手鈔本抄錄的沈周詩文最早的一首為第4 葉之〈己巳秋興〉，此詩

為沈周 23 歲的作品。除〈己巳秋興〉之外，其餘詩文均為沈周31 歲至 57 歲之

間的詩作。這些詩文被抄錄在《石田稿》中分為兩大部分：其中第一部份為沈周

（含）46 歲以前的詩文，這段時期的詩文抄錄於《石田稿》第1 葉至第 6 4 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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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註 40，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43] 陳鱣小傳參見（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卷六十九，收錄於周駿富輯《清

代傳記叢刊‧綜錄類2》第 104 冊（臺北：明文書局）。
[44] 錢天樹小傳參見（清）蔣寶齡撰《墨林今畫》卷十四，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藝

林類9》第 073 冊（臺北：明文書局）。



中，這些詩作排列沒有明顯的次序，亦無規則可循，有時紀年在後者次於前，有

時相同年代的詩文中夾雜其他年份之詩，其中還包括一首應編次於成化九年

（1 4 7 3）的〈送祥公歸靈隱時劉完菴作古感慨有作〉之詩誤植於第59 葉。[45] 第

二部分為沈周 47 歲至 57 歲春季之間共 11 年的詩文，這段時期的詩作抄錄於

《石田稿》第 64 葉至第 185 葉（最末葉）之中，這部分的《石田稿》天頭處有註

明干支，其編年為「癸巳」（成化九年，1473，沈周 47 歲）至「癸卯」春季（成

化十九年，1 4 8 3，沈周 57 歲），其中除兩首之外 [ 4 6 ]，其餘基本上是按編年排

列，且經筆者考證與史料無誤。除此之外，在同一編年的詩文還依月份先後編

次。因此，《石田稿》第 6 4 葉至第 185 葉的詩作皆可以知道其明確年份，更有

價值的是，幾乎上述 11 年有編年的沈周詩作中，其每一編年都有數首詩文可以

考證出其正確月份甚至日期，這些詩作證明了諸詩在編年中是按月份先後排列。

因此吾人可以依據某首詩在該編年的先後位置，或是根據該詩位於某幾首可考證

出月份的詩文前後而推斷出其大約月份。這種按編年及月份排列的情形是沈周其

它詩文刊本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吾人在鑒定甚至斷代沈周詩文書畫以及考證沈周

生平事蹟時往往得力於這個方便。

2 .鈔本《石田稿》中罕見的第一手資料

《石田稿》手鈔墨蹟本雖僅抄錄沈周31 歲至 57 歲之間的詩作，然而收詩的

數量卻有 1 , 1 8 5 首左右（其中包括四言古詩 5 首，五言古詩 1 7 0 首，七言古詩

1 9 1 首，五言絕句 4 2 首，七言絕句 1 8 0 首，五言律詩 1 3 1 首，七言律詩 3 4 6

首，五言排律 9 首，七言排律 7 首，樂府詩 1 4 首，其它詞、賦、騷、贊、銘

文、祭文、誄文等90 篇），遠多於《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

542 首，以及多於《石田稿三卷》本的806 首與《石田詩選十卷》的844 首，亦

1 7 1吳剛毅／沈周現存著作刊本與北京圖書館庋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之考述

[45] 因此詩第二首為七絕：「前年記宿老僧房。清夢時時繞上方。龍洞桃花萬松里。再遊為恨少

劉郎」。考沈周、劉玨、史鑑及沈召曾於成化七年（1 4 7 1）遊杭，寄宿靈隱寺。故由「前年」

推算此詩為成化九年（1473）之作。
[46] 第一首是《石田稿》手鈔本第 9 2 葉「中秋感懷」應成化十三年丁酉（1 4 7 7）之詩，誤次於成

化十二年丙申（1 4 7 6）。（筆者按：該五律為「去歲中秋月。吾親正在堂。今年親不見。此月

若無光。淚眼渾迷霧。衰毛半染霜。東家共清夜。依舊有華觴」。沈周之父卒於成化十三年

（1477）正月十三日，由「今年親不見」可知該詩為成化十三年（1477）中秋作。）

第二首是第 1 0 2 葉〈題林和靖手帖因借東坡先生所書其詩後韻腳一首〉應成化十二年丙申

（1 4 7 6），誤次於成化十四年戊戌（1 4 7 8）。（筆者按：《林逋手札二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

院，拖尾有沈周此詩跋，紀年為「成化丙申中秋日」。）



超過《石田先生集》的 1 , 11 6 首，是目前收詩最多的沈周詩集。因此《石田稿》

手鈔本抄錄了許多刊本未收之詩，而這些詩作中不乏有深具研究價值的詩文，同

時其中的史料往往也扮演著釐清史實的關鍵角色。

3 .鈔本《石田稿》中的詩題改動

《石田稿》手鈔本反映了沈周原詩題刪改變動的過程，茲援引數例加以說

明。例如：

（1）《石田稿》第 3 葉有〈劉秋官廷美奔母喪回〉七律一首，其原詩題為

〈撫劉節齋秋官廷美奔母喪回〉，手鈔本將「撫」與「節齋」劃去，而此

刪改後的新詩題與《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一」所收錄者相同。若非

《石田稿》有此刪改紀錄，吾人幾乎無法得知劉玨尚有「節齋」這個幾

乎所有傳記都未提及的稱號。

（2）《石田稿》第 8 葉原詩題〈陳廷貴火後喪子〉，後將「廷貴」劃去，改

「生」字。推測可能是沈周為了避免在詩集中揭人私事，故隱諱其名。

（3）《石田稿》第 12 葉原詩題為〈寄周疑舫先生〉，手鈔本將「疑舫」劃

去，改「桐村」二字而成〈寄周桐村先生〉。故知沈周友人周鼎（字伯

器）除號「桐村」外，又號「疑舫」。

（4）沈周留存下來的詩文中有不少是與「陸古狂」有關的詩作，例如《石田

先生集》「七言律一」與《石田稿》第35 葉均收錄有〈和陸古狂秋夕寫

懷韻〉七言律詩一首；又《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三」與《石田稿》第

7 0 葉有〈贈陸古狂和陳育菴韻〉；又《石田先生集》「五言律」與《石

田稿》第 77 葉有〈用陸古狂韻復送許禎〉。這些詩題使學者誤以為陸古

狂即為明朝職業畫家杜堇 [ 4 7 ]，雖然沈周與杜堇可能認識，因為北京故

宮博物院所藏之杜堇《邵雍像》軸正是為「繼南」而作，而繼南即是沈

周胞弟沈召的「字」，故沈周與杜堇恐有交情。然而《石田稿》第70 葉

的〈贈陸古狂和陳育菴韻〉，其原詩題為〈贈陸言符和陳育菴韻〉，手鈔

本將「言符」劃去，改「古狂」二字於旁，故知古狂乃陸言符之字號。

並且由詩文內容可知陸言符乃純為詩人而非畫家，據此可知此人與杜堇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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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沈周年譜》的作者陳正宏便誤以為陸古狂即為杜堇，因為陳正宏考證出：「杜堇，字臞南，

初姓陸，別號檉居古狂。⋯⋯」，因此他認為陸古狂即是杜堇。



（5）《石田稿》第 76 葉有〈雪中送許婿禎還東崑〉、第 77 葉有〈用陸古狂韻

復送許禎〉、第 83 葉有〈口號送許禎秉智東還〉、第 133 葉有〈哭許

貞〉、第 134 葉有〈送許貞葬〉諸詩。這幾處詩題所涉及的許貞即是沈

周的長女婿，據此可知許貞又名禎，字秉智。又根據第133 葉〈哭許貞〉

是繫於己亥年，故知許貞卒於成化十五年（己亥，1 4 7 9）。

（6）《石田稿》第 165 葉原詩題為〈題沈才叔畫〉，後將「題沈才叔畫」五字

劃去改題為〈為謝將軍題訌弟畫〉，故知沈周的堂弟沈訌，字才叔。

（7）《石田稿》第 170 葉原詩題為〈送慈溪張碧溪鈇還鄉兼柬金本清先生〉，

後將原詩題中「碧溪鈇」劃去，旁改注「廷儀」二字，故知張鈇又字廷

儀。

4 .鈔本《石田稿》反映沈周與友人互動的資料

筆者在此援引數例以茲說明《石田稿》在研究沈周與友人交往互動情形所提

供的貢獻。

（1）《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三」有〈題杜東原先生畫〉，此詩亦抄錄於《石

田稿》第 96 葉，然而《石田稿》原詩題為〈為金廷用題杜東原先生

畫〉，後將「為金廷用」四字劃去。由此詩題刪改情形可知沈周所題的

杜瓊畫作為金廷用收藏。如果僅由刊本的詩題〈題杜東原先生畫〉去判

斷，幾乎不可能得知此畫以及沈周與金廷用之關係。

（2）《石田先生集》「七言古」有〈慶雲牡丹〉，此詩亦抄錄在《石田稿》第

105 葉，該詩繫於戊戌年，《石田稿》原詩題是〈為徐襄畫所見慶雲菴

牡丹〉，後將「為徐襄畫所見」六字劃去。原詩題反映出沈周此圖乃為

其次女婿徐襄而作。此事亦可應證於姚際恆《好古家藏書畫記》，《好

古家藏書畫記》卷上記載：「又（沈周）著色牡丹，上題云：『（略）

（筆者按：此題詩即《石田稿》所抄錄之詩）』戊戌春季，徐甥克成隨遊

慶雲精舍，欄前牡丹盛開，因以此紙戲寫其生，亦贅詩於上，遂為徐克

成卷去，亦不惜也。」

（3）《石田稿》第10 葉有〈分題送劉憲副欽謨提學河南—虎丘、石湖、靈巖〉

記載劉昌得官河南按察司副使，沈周與其共遊虎丘、石湖、靈巖以為餞

別。又《石田稿》第 172 葉有〈捥樗園劉大參欽謨〉，繫於壬寅年（成

化十八年，1 4 8 2），手鈔本將「樗園」兩字劃去。據上述之詩可知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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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劉昌之交誼關係，亦可知劉昌卒於成化十八年（1 4 8 2），並得知劉昌

另有「樗園」之號。

（4）《石田稿》第 79 葉有〈分得義莊送李中舍還朝〉，繫於乙未年（成化十

一年，1 4 7 5）；第 108 葉有〈四月廿九日送李武選文永嘉之子之妻之

喪〉，繫於戊戌年（成化十四年，1 4 7 8）；第 127 葉有〈五月廿七日李

貞庵、顏松菴同過，是日松菴生辰，作雙松，貞庵賦詩同壽〉，繫於己

亥年（成化十五年，1479）；第 151 葉有〈與李兵部、史西村陪奉武昌

廷韶遊虎丘，次武昌韻〉，繫於辛丑年（成化十七年，1 4 8 1）；第 1 6 9

葉有〈送李貞伯服闋還朝〉，繫於壬寅年（成化十八年，1 4 8 2）。上述諸

詩讓吾人瞭解李應禎與沈周的互動關係，以及掌握李應禎一生的幾次重

大事件。

5 .鈔本《石田稿》在研究上的侷限

《石田稿》手鈔墨蹟本所抄錄的沈周詩作止於成化十九年（1 4 8 3）春季，沈

周是年 57 歲。因此針對研究沈周57 歲以前的作品，《石田稿》手鈔墨蹟本無疑

是第一手資料。然而沈周 57 歲以後的作品，不論是書畫上，詩文上，數量上，

成熟度上，甚至是代表性上，皆有更高的研究價值，但是《石田稿》手鈔墨蹟本

卻無法提供任何資料，這是《石田稿》手鈔墨蹟本在研究上最大的遺憾與限制。

因此，吾人研究沈周 57 歲以後的作品只好借助於沈周的其它詩文刊本，例如：

《石田先生集》、《石田詩選》、《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

等等。

(三)鈔本《石田稿》的作者、抄者及抄寫之年代與目的

1 .鈔本《石田稿》的詩文俱為沈周所作

《石田稿》所抄錄的詩文中有一部份是僅見於此書而未收錄於其它沈周詩文

刊本的，而另一部份則可互見於沈周其它刊本（前文已援舉數例，茲不贅），甚

至有幾首詩文仍可在沈周現存書畫真蹟中找到。例如：

（1）《石田稿》第 18 葉有〈廬山高贈醒庵陳先生〉（圖版三），此詩即為臺北

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成化三年（1 4 6 7）《廬山高圖》軸之題詩（圖版

八）。

（2）《石田稿》第 22 葉有〈贈孫二叔善〉，此詩即為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所

藏之沈周天順八年（1464）《幽居圖》軸上之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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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田稿》第 34 葉有〈和陳大參宗理韻題魏公美小景〉，此詩即為遼寧

省博物館所藏之沈周成化五年十二月（1 4 7 0）《魏園雅集圖》軸上之題

詩。

（4）《石田稿》第 84 葉繫於乙未年有〈補題亡弟繼南桃花書屋圖〉，此詩即

為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之沈周成化六年（1 4 7 0）所繪，成化十一年

補題（乙未，1475）之《桃花書屋圖》軸上之題詩。

（5）《石田稿》第 87 葉繫於乙未年有〈雨悶二首〉（圖版四），此詩即為北京

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成化十一年（乙未，1 4 7 5）《空林積雨圖》頁上

之題詩（圖版九）。

（6）《石田稿》第 116 葉至 117 葉繫於己亥年有〈送吳匏菴服闋還朝二首〉

（圖版五），此第一首七言長詩即是日本東京角川源義氏收藏之沈周《送

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之卷後題詩（圖版十）。

（7）《石田稿》第 124 葉繫於己亥年有〈四月九日因往西山，薄暮不及行，

艤舟虎丘東趾，月漸明，遂登千人座，徘徊緩步，山空人靜，此景異

常，迺紀是作〉，此詩即為遼寧省博物館所藏之沈周《千人石夜遊圖》

卷後之沈周第一首題詩（此詩書法由徐子仁代筆）。

（8）《石田稿》第 129 葉繫於己亥年有〈化鬚疏有序〉（圖版六），此文即為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化鬚疏》卷（圖版十一）。

（9）《石田稿》第 136 葉繫於庚子年有〈元旦〉，此詩即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

藏之沈周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荔柿圖》軸上之題詩。

（1 0）《石田稿》第 137 葉繫於庚子年有〈和徐仲山虎丘韻，時仲山治泉還，

因以贈別〉，此詩即為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之沈周成化十六年（庚子，

1480）《虎丘送客圖》軸上之題詩。

（11）《石田稿》第 146 葉繫於庚子年有〈題子昂重江疊嶂卷〉（圖版七），此

詩即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卷後之沈周題詩

（圖版十二）。

（1 2）《石田稿》第 166 葉繫於辛丑年有〈辛丑歲題蠶〉，此詩即為北京故宮

博物院所藏之沈周《蠶桑圖》扇面上之題詩。

對照沈周上述書畫真蹟及沈周其它詩文刊本可以確定《石田稿》手鈔墨蹟本

中所抄錄的詩文皆為沈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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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鈔本《石田稿》的抄寫者

《石田稿》的抄寫者並非沈周本人，且共有三類筆跡，至少為兩人所書，茲

分析表列如下：

字體種類 冊數及葉號起迄 字體書風

第一類字跡 第一冊全冊（自第1 葉至第48 葉）。 書寫工整，但結體幼

第二冊（自第49 葉至第87 葉〈割稻〉詩之前 稚拘束，不甚佳。

兩句—即「我家低田水浸肚，五男割稻凍慄股」）。

第二類字跡 第二冊（自第87 葉〈割稻〉詩之後段—即「勞勞似 字體瀟灑，用筆結體

共雨爭奪，⋯⋯」一直到本冊結束之第 95 葉）。 較佳。

第三冊（自第96 葉至本冊第111 葉右半葉之〈虎丘

尋簡公不遇〉）。

第三冊（自第115 葉右半葉〈吳楚清遊八詠為趙中

美作〉之第五詠「維揚弔古」至本冊第125 葉右半

葉〈和馬秋官抑之大小千山歌韻〉）。

第三冊（自第135 葉右半葉〈梅雪圖戲為陳廷璧題〉

至本冊末第142 葉）。

第四冊（自第143 葉至最末葉第185 葉）。（筆者按

：第四冊基本上也是這一類字體，只是更加瀟灑，

且有更濃厚的行草意味）。

第三類字跡 第三冊（自第111 葉右半葉〈徐美中役滿還吳 用枯筆禿鋒，筆勢頗

江〉至第114 葉〈吳楚清遊八詠為趙中美作〉之第 為頹唐，用筆與第二

四詠「金山汲泉」）。 類相近，但整體書風

第三冊（自第125 葉左半葉〈松鶴為道士作〉 太過潦草，不甚佳。

至本冊第）135 葉右半葉〈和劉士亨見寄韻〉）。 然而不排除是第二類

字體同一人所書。

上面羅列之三種筆跡，我認為第一種與第二種是由不同人所抄寫，試比較兩

者用筆的差異，則不難判斷出來（比較圖版二、圖版三與圖版四、圖版五、圖版

七）。至於第三種筆跡與第二種筆跡用筆相似，所差別者僅為第三種筆跡是用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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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且較潦草而已，因此這兩種筆跡的抄寫者可能是同一人。（註：筆者並未取得

第三種字跡的書葉圖片，而這第三類字跡亦見於〈化鬚疏有序〉之天頭註記文

字，可參閱（圖版六））

前引《石田稿》後百帖的題跋曰：「⋯⋯惟書法早歲與晚年似出兩手，然細

玩筆意、結體，實則一也，識多自能辨之。⋯⋯」百帖雖然看出前後書風不同，

然而他認為《石田稿》仍是沈周親筆所書，故他將字體的不同作早歲與晚年之解

釋。關於《石田稿》是否是沈周親筆的問題？只要比較現存書畫真蹟以及《石田

稿》中所抄錄相同的畫上題詩之字跡，例如：《廬山高圖》（圖版三與圖版八）、

《空林積雨圖》（圖版四與圖版九）、《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圖版五與圖版

十）、《化鬚疏》（圖版六與圖版十一）、沈周題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圖版七與

圖版十二）等等，即可確知《石田稿》並非沈周親筆所書，並且筆者認為手鈔本

中亦無任何沈周親筆的註記字跡。

3 .鈔本《石田稿》之抄寫年代

我認為《石田稿》是在同一段時期抄寫，抄寫的時間跨度不會太大，更不可

能是每一年隨著沈周作詩而隨時抄寫。我所持的理由是：《石田稿》第 87 葉

〈割稻〉的前兩句「我家低田水浸肚，五男割稻凍慄股」及〈割稻〉以前的詩是

第一人所書，而由〈割稻〉第三句開始則為第二人所書（可由字體上區分，亦可

比較〈割稻〉詩中的幾個「稻」字，即可驗證筆者所作的分隔）（圖版四），而這

兩種不同的書風卻在同一首詩中出現，這代表〈割稻〉前兩句以前的87 葉詩文

為第一人所書，此人由第一葉一直抄寫到〈割稻〉之「我家低田水浸肚，五男割

稻凍慄股」為止，隨即換第二人接著抄寫〈割稻〉第三句以後的詩文。至於第三

種字跡則又夾雜在第二類字跡的頁數之間。據此，我認為《石田稿》乃同一時期

所抄寫，只是抄寫者不同罷了。而《石田稿》最後的詩文停止在成化十九年

（1483）春季，因此抄錄了時間應該就在成化十九年春季後不久。

4 .鈔本《石田稿》之抄寫目的

《石田稿》中有不少刪改的情況已如前述，除了部分詩題有刪改的情形之

外，甚至有少數詩文內容亦被刪改。照理說沈周詩文作品的刪改理應由沈周本人

為之，然而《石田稿》中卻找不到任何肯定是沈周親筆的字跡。

觀察這些刪改的現象，例如第 19 葉〈寶林寺十詠〉的天頭註記「此宜抄在

寺條內」；又例如第 25 葉〈和張豫源問姚存道疾韻二首〉整首詩文被打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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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且天頭註記「詩在後當補抄於此」；又第 42 葉〈琴操六首哀顏孝子季栗〉

及第 46 葉〈陳啟東校文浙省仍還濟陽舊任〉以及第54 葉〈寄丘大祜〉等許多詩

題（筆者不一一列出）的天頭上皆註記「抄過」二字；又有些詩題之天頭處則註

記「此二詩在後宜補抄于此」或「此題宜在前」等文字。此外，註記的文字與符

號除了用墨筆亦有用朱筆註明者，這些註記已很明顯地證明了《石田稿》為一

「鈔本」且經過多次校對。另外，第 6 4 葉天頭處的編年原本註記干支為「甲

午」，後劃去改為「癸巳」，第 101 葉原記為「庚子」，後劃去改為「戊戌」（筆者

按：經考證，新改的干支為正確），如果這是沈周親筆的鈔本，則必定不應在編

年上出錯修改，據此《石田稿》中沒有沈周親筆且至少有兩人為之抄寫所產生的

刪改現象都可以理解了。加上《石田稿》所用的紙張是相同形式之有版框而無欄

的印紙，並且每半葉均抄錄16 行，每行均 23 字，這種固定行數及字數的現象正

是為了刊刻方便而作。上述諸證據都充分說明了《石田稿》手鈔墨蹟本是為了刊

刻付梓前的「校鈔底本」。

前引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弘治癸亥集義堂刊」《石田稿三卷》本之

卷前有童軒〈石田詩稿序〉云：

「予曩道吳，啟南知余為吏隱之人，嘗不鄙，過予逆旅中，握手論詩，殆有

平生者，且出其《石田稿》一帙，屬予為序。予曩而之四方者，且今十年

矣。⋯⋯大明成化甲辰六月之吉⋯⋯鄱陽童軒書於金陵寓舍之清風亭。」

筆者於前文已論述童軒此序非為黃淮集義堂刊《石田稿三卷》本所作，集義

堂僅為借用此序而已。很明顯地，童軒此序應是為了沈周另一詩文刊本所作，而

彼詩文集亦名為《石田稿》，童軒款署的紀年是成化二十年（甲辰，1 4 8 4）六

月，並且陳仁錫刊行的《石田先生集》卷首有錢允治〈沈石田先生集序〉云：

「（沈周）先生遺集，一刻於成化甲辰，鄱陽童太常軒為之序。一刻於弘治癸亥，

安城彭中丞禮為之序。一刻於正德丙寅，同郡吳文定寬為之序。互有去取，互有

得失。⋯⋯」據此可知童軒為之作序的沈周詩集為刊刻於成化二十年（甲辰，

1 4 8 4）者，而北京圖書館《石田稿》手鈔墨蹟本恰好止於成化十九年（1 4 8 3）春

季，就時間巧合而論，此《石田稿》手鈔墨蹟本很「可能」就是童軒為之作序的

刊本之底鈔本，當然這僅是筆者的推測，目前並無更確切的證據證明。

1 7 8 國家圖書館館刊　九十一年第二期（2002.12）



四、 結 語

沈周現存的著作中有兩部是完成於沈周在世時，目前最早的一部是北京圖書

館所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未分卷），這部鈔本過去一直被學術界所忽視（事

實上是不知道此鈔本的存在）。近幾年北京圖書館曾經請少數專家看過這部鈔

本，其中有一些學者認為該鈔本為沈周親筆，這是錯誤的看法。雖然該鈔本並非

沈周親筆，然而其中所抄錄的詩文確實是沈周的作品，並且還是較正確的第一手

資料，因此對於研究與填補沈周史料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可惜此鈔本僅止於

沈周 57 歲春季，因此對沈周晚年的研究幫助有限。

在刊本中，鋟梓於沈周在世時的是北京圖書館《石田稿三卷》，然而此刊本

編輯與刻工粗糙，所收之詩文數量有限且大多可見於後世較精美的刊本中，故其

學術價值有限。事實上，對沈周研究影響較廣泛的是《石田詩選十卷》、《石田

先生集》與《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這三部刊本編輯的

體例互有不同，可以互相參證。然而因非第一手資料，故仍存在少數魯魚亥豕的

情形，但這三部刊本已可彌補《石田稿》手鈔孤本缺乏沈周晚年詩文的缺憾，故

亦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至於其他刊本著作，在學術研究上也或多或少提供了一

些貢獻。

總而言之，筆者對沈周現存著作進行考述的目的，一方面是釐清其著作的成

書背景、時間、內容、體例及價值，另一方面是提供吾人在引用沈周相關文獻時

的正確認知。畢竟文獻史料的正確性與否，始終是研究成敗的最重要關鍵。

1 7 9吳剛毅／沈周現存著作刊本與北京圖書館庋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之考述



圖版一：（偽）沈周《東原圖》卷，紙本，設色，2 9 . 2×1 1 9 . 3，故宮博物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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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二：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手鈔墨蹟本第1葉

圖版三：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十八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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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四：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87葉

圖版五：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116葉



圖版六：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129葉

圖版七：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146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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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八：沈周《廬山高圖》軸款識，紙本，設色，193.8×98.1，

故宮博物院（臺北）成化三年（1467）

圖版九：沈周《空林積雨圖》頁，紙本，水墨，21.7×29.2，

故宮博物院（北京）成化十一年（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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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十：沈周《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題識，紙本，日本角川源義氏藏

圖版十一：沈周《化鬚疏有序》卷，紙本，28.4×464.4，故宮博物院（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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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十二：沈周跋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卷，紙本，故宮博物院（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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